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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事美術編輯工作，被稱讚是文字感比較好的美編，就飄飄然不知所云。繪

圖會一點，攝影會一點，寫字會一點，東摸西碰貪到不知所云，以為自己會變成

左手為文右手作圖的東坡再世，一切都只是美好的夢境…… 

得到兩個小小的佳作獎項後癡想：也許我還有機會再寫出些什麼吧？ 

繼續做夢中。 

 

 

 

寫一個只有我記得而不在他人記憶中的往事算是虛構嗎？我妹一定會問

我：「哪有？妳確定嗎？」 

謝謝評審給予鼓勵。謝謝給我建議的老師們。謝謝信仰中的神力。 

不太有機會寫得獎感言的我，除了滿滿驚喜和感恩，不知該寫些什麼，我想，

也得感謝提供我平安長大環境的爸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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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個夢，曾反覆上演揮之不去。夢裡，我死了 。 

墜身深淵我沒有掙扎，只感覺呼吸困難，隔著水面望見岸上同伴們歡笑追

逐，沒人注意到我的消失。平時懼怕在水中張眼，此刻卻窺得水底全貌，如默劇

般，無數細碎水泡在銀灰波紋間竄升將整個人輕輕環抱，身體與之逆向緩緩降

落，眼看就要沈入無盡黝黑之中……畫面瞬間轉換，我以鬼魂之姿，全身溼淋淋

地回到親人身邊。 

死亡祕密無人知曉，依然對我笑談日常瑣事，勾指立誓：「將來一定要實現

哦。」強做微笑，這些話卻溢滿胸腔，成為沒有宣洩出口的哀傷。反覆思索是否

該宣告事實？為何沒人在意異狀？ 

鈴聲穿越夢境刺痛腦膜，迫使雙眼睜開，活著回到現實世界。醒了，鬱悶卻

濃郁不化。 

水中死亡之夢，該是我不諳水性的關係吧。 

但不識水性的何止是我？家中前院有個小魚池，平常不怎麼顯眼，但狗兒

BOBO掉進去過。無論如何威嚇，不能阻止牠躍過池邊去小坡上玩耍，某次跳躍

剎那癲癇症發作，全身僵硬跌入水中。求生本能驅使，牠低聲鳴哭，聲音不大，

卻剛好傳進我的耳蝸。 

急忙將牠撈出照料，誰知才剛恢復，險些滅頂這件事彷若不曾發生，牠再度

攀上池邊小坡，教人生氣。隔壁的兔子就沒這麼幸運了，越界來玩耍卻不慎落水，

彷彿我的夢境真實上演，牠靜靜無聲失去生命，被發現時已成漂浮水面的皮毛一

具。 

掙扎過？也許天生無聲？  

不，牠們會哭。 

弟弟說過一個故事：某堂課由老師親自操刀示範活體解剖。為了觀察淋巴循

環，兔子氣息尚存就被開膛破肚，痛苦難熬的牠出聲哭了。 

「就像細弱的嬰兒哭聲……」弟弟這麼形容。嚶嚶泣聲隨著敘述脹滿整個空

間，聲聲迴盪，我用力摀住耳朵。 

溺水的兔子和無數哭泣的兔子身影相疊，發出哀戚聲響求救。我聽見心中回

音：救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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遙遠的記憶，一個炎炎夏季。 

新開幕飯店附設沙灘，為了避開人潮隨機選擇的，不曾踏足之地。界限框圍

的小小海域不足以產生令人驚艷的浪花，抱著泳圈，我走近警戒線邊緣（這裡就

夠深了），一個浪頭翻躍，將我送出界外。 

警戒線就在眼前，無法觸摸；那道線，切開聲音。 

人們的笑聲尖叫聲，浪花翻起捲向岸邊的聲音，都在線的彼端；留我隱身這

端，大海連向天際，悶悶無聲。側身將臉貼向水面，聽著撞擊身體發出的嘩啦聲

響。 

該求救的，喉嚨發不出一點音聲。 

兩腳奮力向前滑動，卻一直退後，我慌，會漂去哪裡？彩色人影逐漸遙遠，

我被吸向後方那一片遼闊寂靜中，唯一噪音是強烈撞擊的心跳。我猜想，該是用

力過頭的反效果，若靜止不動，水流會將我推回岸邊。於是，如水母般掛在泳圈

上，身體隨著緩緩的波動輕晃搖擺。再給我一個浪，將我推向前方。我祈禱著。 

眼前出現熟悉身影大步踏水而來，父親英勇撥開浪潮阻擋，伸手一拎，我回

到安全範圍內。 

得救了。正想抬頭對父親訴說委屈，卻見他轉身怒視，趕緊低頭，噤聲。 

不知情的家人，父親的臭臉破壞遊玩興致，於是母親說：「回家吧。」一個

無趣的地點，一段提前結束的行程，飯店已不存在，記憶早被更多燦爛陽光給曬

到蒸散無蹤。 

他們已走遠，我還留在水中。 

 

 


